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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邵阳日报》上读到，“福
星·翰林院杯”邵阳市首届青少年
写作大赛启动以来，学生们的参
赛热情十分高涨。

这让我回想起 20 世纪 70 年
代，我高中毕业后回家乡务农，在
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余，苦读、苦写，
期望文学的翅膀，带我飞翔起来。
那些日子虽然很苦、很累，但有文
学相伴，我活得特别充实。文学让
我开阔了视野，文学让我看到了前
途，文学使我陶醉，文学使我幸福。
1983年，我的处女作——中篇小说

《天边一钩弯弯月》，发表在大型文
学丛刊《芙蓉》上。收到编辑部寄来
的样刊那天，我那股高兴劲儿，真
是无法形容。我当时觉得自己是世
界上最幸福的人了，我像那些在蓝
天上高高飞翔的鸟儿一样，也有了
翅膀，也能在蓝天上放声高歌。

1991 年，我创作了短篇小说
《果园情》参加“共产党人颂”征文
活动。让我意料不到的是，《果园
情》竟然获得了“优秀作品奖”，也
就是一等奖。这篇小说的获奖，改
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我被招录为国
家干部，进入县文化馆从事文学创
作。现在回想起来，《果园情》之所
以能在那次征文活动中获奖，可能
是较好地塑造了一个真善美的正
面形象。这个真善美的形象，不是
说教式的、图解式的、呆板的、毫无
生气的，而是通过一定的艺术手

段，塑造得有血有肉、性格鲜明，使
读者乐于接受。其次，在写作这篇
小说时，我尽量调动起自己丰富的
情感，用一种比较有特色的语言，
把作品写得感情充沛，为作品营造
出一种强烈的感情氛围，让作品里
的形象令人信服，能打动人。

《果园情》获奖后，我写作的
劲头更足了，写小说、写散文、写
戏，也写报告文学。凡有文学征文
活动，我都积极参加，有些作品获
了奖，有些作品名落孙山。获了奖
自然高兴，没获奖我也不灰心，而
是深刻反思，我这篇作品为什么
没能获奖？是题材没选好，是语言
没有特色，还是人物塑造不成功？
通过总结反思，看到了自己创作
中的问题，就努力改正，想法提
高，下一次有适合自己的文学征
文活动，照样积极参加。

我有位朋友也喜欢写作，却
很少参加征文活动，原因是不敢
参加。他说，征文活动参赛的稿件
一般很多，少则近千篇，多则上万

篇，而获奖名额又那么少，怎么也
轮不到他。我说你这是缺少自信
的表现，还没参赛就打了退堂鼓，
又怎么能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
参加征文比赛，能够获奖固然好，
没有获奖也不丢人。每参加一次
征文比赛，就是对自己写作水平
的一次检测，也是一次提高。提高
到一定程度，就会有所收获。写出
好作品其实也不是什么大难事，
勤学习、勤思考、勤写作，自然水
到渠成，有耕耘就有收获。

朋友被我说得信心满满的，
有什么文学征文活动，他都积极
参加，果然获了奖。他第一次得到
自己获奖的消息时，立即给我打
来电话，说这次获奖对他鼓舞很
大，他会永远写下去，给自己插上
文学的翅膀，让人生更有价值。我
热烈祝贺他，说只要你坚持不懈
地努力下去，文学定会给你插上
翅膀，助你飞得更远，飞得更高。

（龙会吟，隆回人，中国作家
协会会员）

插上文学的翅膀
龙会吟

糍粑

糍粑是旧时过年乡下必做的
食品。进入腊月，农事基本已完，
忙的便是嘴巴里的事了。杀年猪、
打豆腐、打糍粑，做猪血饼、米花
……在纷多的事情中，打糍粑是
最热闹的。

先将上好的糯米在清水中反
复揉搓、淘洗，洗净后用水浸泡一
晚，然后将浸泡好的糯米装入木
甑，用柴火蒸熟。趁热将蒸好的糯
米饭放进早已洗净的石碓内，
两个壮年男子用粑杵交替捶打，
将糯米饭打成又细又粘的糯米
团。再在簸箕或案板上对糯米团
进行“造型”：揪坨、压扁、调圆
……柔软香绵的糍粑便做成了。

糯米饭出甑的时候，香气弥
漫在整个村庄，半大不小的孩子
跟着香气全都走过来，围在饭甑
旁。主人便捏出一个个饭团递给
孩子。孩子也懂事，吃了一个便不
再伸手。主人趁热又给长辈送去
饭团。老太太没牙齿，放进嘴里裹
半天，才说这糯米饭蒸得好，米也
好。主人笑笑说，是蔡家塘大田垄

的糯米呢，早前是进贡的。老爷爷
插嘴说，是尖糯，比圆糯香，能打
出好糍粑来。

打糍粑是个力气活。糯米饭
在石碓里越打越粘，搅拌、舂打所
需力气也越大，纵是壮年汉子，打
一阵也腰酸手软。他们歇息的时
候，有姑娘媳妇想去试试，粑杵陷
在糯米饭中拔都拔不出来。小孩
也来凑热闹，几个人像拔萝卜一
样，你牵着我的衣服，他牵着你的
衣服，一起喊一二三，加油！人像
多米诺骨牌一样倒下，粑杵却稳
立饭中岿然不动。男人们歇了一
会，又拿起粑杵继续舂打，孩子们
变成了啦啦队。在此起彼伏的叫
喊声中，一粒粒糯米饭终于互相
粘合，成为又细又腻的饭团。

有的地方打糍粑用的石碓
是脚踩的。一根粗实的圆木连着
像马头一样的碓头，圆木前的男

人一脚一脚地踩，石碓旁的妇人
一下一下地翻。当一碓米饭舂成
饭团时，男人女人都累得直不起
腰来。

做成的糍粑如果用来送人，
往往用米花在中间盖个红圈，这
样看着喜庆。自家吃的便泡在清
水中，每天换次水，吃过正月也不
会长霉发酸。

糍粑可切成小方块在甜酒中
煮，甜酒的香甜和糍粑的软糯相
结合，是年时最好的早点和宵夜。
糍粑也可放在炭火上烤熟或煨在
火灰中，熟了拍拍灰蘸点白糖，吃
起来又香又甜。糍粑还可放在滚
油中炸，当外表炸到焦黄时，中间
会像火山爆发一样喷出雪白的粑
浆。家乡把这种油炸糍粑叫做焦
油粑粑。

（陆曼玲，武冈人，曾任职于
邵阳市广播电视局）

家乡的小吃（三）
陆曼玲

我的父亲生于 20 世纪 50 年代初
期。由于家庭负担重，父亲初中毕业后
就在农村务农。由于为人正直、工作勤
奋，他被选为生产队记工员。

1974年，父亲顶爷爷的职进入城市
国营工厂，被安排在工厂染料车间当操
作工。后来，他慢慢地走上了组长、车间
主任的岗位。他为人正直，处处以工友的
利益为上，受到厂党委的肯定。在厂政工
干部的引导下，父亲有了加入党组织的
愿望。1978年春，父亲向厂党委负责人递
交了入党申请书。之后，厂党委派政工干
部经常与父亲交流，得知父亲文化程度
不高，便让他多学些理论知识。

工作之余，父亲去厂图书馆借阅有
关中国共产党的通俗读本，并经常做学
习笔记，还不时向厂政工干部作思想汇
报。1980年夏，父亲成为了一名预备党
员。父亲并没有沾沾自喜，而是更加严
格要求自己，处处以身作则。父亲当主
任的燃料车间不但当年超额完成工厂
交付的生产任务，而且因连续三年没有
发生一起安全事故，被评为模范车间。
同年，父亲还被评为市级劳动模范。
1981年7月1日，对于父亲来说，是一个
永远难以忘怀的日子。在工厂礼堂，父
亲和工厂其他五名工友右手握拳，对着

礼堂上方的中国共产党党旗光荣宣誓。
由于常年劳累，到20世纪90年代

初，父亲的身体被拖垮了。工厂领导考
虑再三，把父亲从染料车间调到总务
科，负责管理工厂食堂。父亲到新的岗
位，仍然兢兢业业工作。90 年代后期，
父亲因为身体和年龄原因，下岗了。社
区和工厂考虑到父亲实际困难，让父亲
每月领些生活费。年底，社区党支部书
记慰问困难老党员，给父亲送来米和
油，还有慰问金。谁知，父亲说什么也不
要，说要让给生活更困难的党员。次日，
父亲将米、油、慰问金原封不动地退给
了社区。

而今，父亲已退休多年，仍然关心
时政，每天看党报和新闻联播。疫情期
间，他还捐了款。他经常对我讲：“一个
党员，应该尽自己的力，做一些好事。”
我有时跟父亲的老同事聊天，他们都称
赞我的父亲是一名“过得硬”的党员。听
了之后，我的内心为有一位老党员父亲
而感到自豪。

父亲只是一名普通党员，在他的人
生中，并没有做过惊天动地的大事。他
只是坚持一个党员应尽的责任，在平凡
的岗位上奉献着自己的光和热。

（魏亮，湖南省散文学会会员）

我 的 党 员 父 亲
魏 亮

老家屋后，有三棵黄皮梨树。树是爷
爷花一块银元买来栽的。最外面的那棵
结的梨最大，熟了后，颜色金黄，皮很薄。
轻轻一咬，汁水就直往外溢，甜到心坎里
去了。中间那棵结的梨最小，皮很厚，满
是疙瘩。用菜刀削了皮，吃起来还是酸、
涩味很重，满嘴是渣。最里面那棵梨结得
最多，个头一般，皮薄，味道也还不错。

春天梨花开时，蜜蜂整天嘤嘤嗡嗡
飞个不停。不懂事的我们生怕蜜蜂叮坏梨
花，不结梨子，抡起竹竿就去驱赶。往往是
蜜蜂没有赶走，梨花倒敲落了一地。心里
对蜜蜂那个恨呀，无法言表。看到一只蜜
蜂掉落，我就冲上去狠狠地一脚踩下去。
结果却被它的针刺到，疼得眼泪直流。爷
爷爱怜地给我抹清凉油，说蜜蜂是来授粉
的，赶不得，不然，就没有梨子吃了。

梨花落时，爷爷清晨起来的第一件
事情，就是把它们轻轻地扫拢来，埋了。
整个过程，神色一直十分严肃。偶尔还能
看到有闪光的东西，从他脸上滑落。不用
说，他又在想念早逝的奶奶了。奶奶叫梨
花，大家都说她确实生如梨花，在枝头绽
放了刹那，就凋落了。奶奶走后，爷爷用
自己的一生在守护着她。从不到四十岁
丧妻，到八十岁过世，他从未提过关于续
弦的事，也没有留下任何风流韵事。

梨子快熟时，不少梨园就有人在日
夜守护了。而我家不守，梨子也不会丢。

爷爷是个好人，梨子熟了就乐呵呵地喊
大家去捡被风雨吹落或熟透落下的梨
子吃。陌生人从梨树下走过，爷爷也会
热情地摘一些梨子，塞给人家“打口干”
（解渴的意思）。

有人来买梨子了，爷爷先让人尝几
个，再称。称时，秤尾巴高高地翘着。临到
走时，还觉得不放心，再捧几个放上面，说
怕秤“嫩”了。至于钱，买家说声记个账。爷
爷就愉快地接过话：“我记在心里了！”

大家在背地里悄悄议论，爷爷卖梨
子，经常是倒贴。家里是年年请人织篾
货装梨子，往往是梨子还没有卖完，篾
货就不见了。他愧疚地边笑边掏出积攒
了好久的私房钱，交到儿子手上，大声
说：“谁说我卖梨子亏了，这不是赚的
钱，是什么？”

后来，梨树老化，不结梨子了。爷爷
经常独自坐在梨树，发呆、走神。当大家
围过来，讲当年“偷”梨子吃的事时，他
总是笑呵呵地回应：“没有那样的事，别
讲坏自己的名声了！”

三棵梨树老死的那年冬天，爷爷饭
后躺在竹椅上休息后，就再也没有起
来。大家都说他人好、心好、福气好，走
时一点亏都没有吃到。他生前常说，自
己逃难到此，捡了条命，还能粗茶淡饭
吃到老，非常幸福和满足了！

（周志辉，邵东市作协会员）

黄 皮 梨
周志辉

1990 年师范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一
所偏僻的乡村小学教书。那时学校订阅的
几种报纸中，有《邵阳日报》。工作之余，我
不时会阅读《邵阳日报》副刊，并渴望有一
天自己的文章也能变成铅字印在上面。

1993 年的某一天，发现《邵阳日报》
开辟了“我的座右铭”栏目，我便慢慢地品
读起来。一块块“豆腐干”式的凝练的妙
句，浓缩着人生哲理。读着这样的语句，当
时身处偏僻乡村感到前途渺茫的我，内心
有一股莫名的潮水涌动起来，我写下了一
段文字：“跋涉于逶迤坎坷的人生道路，风
风雨雨的伴奏，锤炼了我的筋骨。我希望
它延续下去，铸就一个性情坚韧的我。”这
段文字就成了我的座右铭。我工工整整地
把它写在方格稿纸上，邮寄了出去。

不久，我发现自己的座右铭刊登在
当年 3 月 14 日的《邵阳日报》上。编辑把
句中“的伴奏”改为了“伴行”，将“锤炼
了”中的“了”删了。细细品读，这一改一
删，语言更为精练。又过了不久，我收到
了《邵阳日报》寄来的一张稿费单。这是
我跋涉在写作路途上收到的第一张稿费

单。虽然只有 2.5 元稿费，却让我非常欣
喜。在此前，我曾向许多报刊投过稿，除
了在《诗歌报月刊》发表过一句作诗感
言，收到了一本样刊外，其余的都像绣花
针掉进大海，没有激起一点涟漪。这让我
很是茫然和失落！它们凝结成阴云不时
在我的心空飘来荡去，而这张稿费单像
一阵暖风吹散了它们。随即，有微弱的希
望之光在心空闪烁。

这张小小的绿色稿费单，又像一块绿
意盎然的草地，散发着青草的气息和花的
芬芳，让我感受到文学世界的清新和美
好。正是受这张稿费单的激励，我后来又
时不时地向《邵阳日报》投稿。1996 年和
1998 年，我又在《邵阳日报》上先后发表
了《秋菊》和《淫雨的日子》。这两篇文章的
发表像强心剂一样，给予了我写作的心
劲，增强了我写作的力量和信心。

《邵阳日报》是引领我前行的导航者，
而第一张稿费单就像一艘小船载着我驶
向文学的海洋。现如今，我已在全国多家
报刊上发表了一百多篇文章。

（唐海珍，邵阳县作协会员）

我 的 第 一 张 稿 费 单
唐海珍

石 林 雷洪波 摄

◆岁月回眸

◆六岭杂谈


